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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报告记录了我于 2000 年秋季至 2002 年春季，在二、三年级学生的课堂上使用一种心

理模型的情况。 
 

该模型通常称为四屋变换模型，由资深教育学和心理学讲师 Claes Janssen 设计。他的

博士论文《个人辨证法》（1975）探讨了对于自我审查制度的态度，促进了四屋变换模型的

发展。自那以后，该理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正作为工具用于个人和组织发展中。我不打算

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该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Claes Janssen 著的《与上帝同笑》（1995）
中的一章“满足中的自我宣言”。更为详尽的阐述请参见他的《四屋变换》（1996）。 

 
四屋变换理论是当参与者将关键字放置在四个不同的房间时，他们自己创造的。以下是

该矩阵样子的一例： 
 

四屋变换 
满足 

 
平静 
有效 

自我喜欢 
归属感 
放松 

感觉良好 
满意 
勤奋 

愿意妥协 

恢复 
 

渴望 
强壮 
健在 
像气球 
生长 
温暖 
创造性 
勇敢 

富有洞察力 
拒绝 

 
恼怒 
紧张 
呆板 

没人感谢我 
艰难 
深奥 
僵硬 
严厉 

漠不关心 

困惑 
 

担心 
受挫 

缺乏自信 
狂怒 
质疑 
难过 
受惊 

遭人遗忘 
深陷混乱 

 
我在自己和其他成年人身上看到了四屋变换的积极影响，所以对我而言，对孩子们使用

相同的模型很自然，尽管该模型原本是用于成年人的。 
 
多年的思想准备最终让我敢于尝试将该模型用在孩子身上。作出这决定的原因之一源自

我在 2000 年夏参加一门特殊教育学课程中读到的文献。除了主题 1“一种特殊教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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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题 2“青少年的社会情感问题”，我对读到的其他书籍印象尤深（见附录 1）。我由此深

信，即使是孩子们也需要语言来表达感受和经历。文献还描述了给孩子们提供安全、宽松环

境的重要性。它处处体现着对孩子的整体印象，这让我注意到学校系统的价值基础是多么薄

弱。在瑞典教育课程（LPO，1994）中，没有任何文章涉及我们这些教育家该如何帮助学生

培养情感和情感移入能力。 
 
 

目的 
 

在课堂中使用四屋变换模型旨在探索建立孩子间表达感受的共同语言的可能性，并从孩

子们身上反映、实践更深一层的资质，尤指孩子们领会情感的能力。Ulla Holm（1995）在

所著中毫无保留地指出了培养、提高情感移入能力是可能的。我的另一目标是在孩子群体中

营造安全的氛围。 
 
 

问题 
 

·为了建立该模型，是否可能在孩子们身上使用成年人已用的相同方法？ 
·孩子们会有热情、积极参与其中吗？ 
·这种工作方式能否提高孩子们对自身和他人情感的认知，以此提高他们的感情移入能力？ 

 
 

方法与文献回顾 
 

我的课堂中目前有 21 名孩子，11 名女孩和 10 名男孩。有一个男孩在模型建立之初不

在场，他是在二年级的春季学期加入本班的。 
 
孩子们和我一起建立了四屋变换模型，此后它成了课堂上的工作方式，并且它与其它教

学任务同等重要。坚持使用该工作方式才能让孩子和我感到它真实存在，所以持续性很重要。 
 
特殊教育学课程带头人 Annie Åkerstedt Berg 于 2001 年春在斯特兰奈斯作了一场关于与

孩子沟通的讲座。她推荐了几本书，之后我在斯特兰奈斯市图书馆找到了它们。其中一本

Ulla Holm 著的《好，是不够的》对我帮助尤大。当我阅读 Daniel Goleman 的书《情商》时，

我欣喜得像发现了金矿。这些文献坚定了我在工作中的想法和经验。而 Claes Janssen 的书给

予了我使用该模型必需的理论知识。 
 
2002 年 3 月，我开展了对孩子们的群体面谈，每组 4 至 5 名儿童。我用录音机记录，

这样就不必在交谈中笔录，以便更加注意孩子们的话。随后，我根据录音记录下以后使用到

的信息。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写日记，记录孩子们的话语和他们面对不同情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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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2 年 1 月开始，我定期与哥德堡的一名特殊教育学家电话联系。她在三年级学生

的班级中使用该模型。 
 
自 2000 年夏，当我打算在教室中尝试运用四屋变换模型时，我与该理论的创始人 Claes 

Janssen 保持沟通。同时他也是我丈夫。 
 
 

实施 
 
我没有用“满足、拒绝、困惑、恢复”的标题，而是用了一部分宜家材料中的“人物画

像”，这些材料原是用来培训经理的。见《宜家装点的四屋变换》（1999）。我把画像放大、

分别粘在 A3 大小的纸上，在建立模型前几天将它们放在白板上。孩子们很好奇，想着白板

上的是什么。我只是遮遮掩掩地说，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然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一天早上我让孩子们聚集到白板前，确切地说是其中一半的

孩子们。我们开始讨论他们如何推测各房间人物的情感。我把他们的想法记在一本大笔记本

上，因为不希望另半个班的孩子们受这些想法的影响。孩子们很活跃、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 
 
第二天，当我们聚集在白板前，我们讨论了当人怀有这些画像的情感时，会对他人有什

么反应。讨论很有意思，孩子们的许多观点富有智慧，我把这些话也记在了本子上。 
 
我们对另一半的班级孩子作了同样的尝试，而他们挑的词往往和第一组的孩子相同。 
 
这两组的第一步都完成了之后，就该是全班同学挑选最为相关的词放入相关房间中了。

当两组选了相同的词时，它在模型中的位置当然就定下了。剩下的词我们反复讨论，直至达

成一致。然后我把相关的词写在每个房间里。至此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四屋变换，孩子们和

我都很满意、倍受鼓舞。 
 
自然，现在下一步是给每个房间的“人物”找一个代表各自状态的名称。全班聚在一起，

我们阅读了列表中的词，再次看了看人物的面部表情。孩子们有很多提议，我们讨论得很不

错，有重点地考虑了这些词的真正意思，寻找给每个房间的标题。终于我们找到了大家都能

接受的四个名称。这是 2A 班的四屋变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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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四屋变换 
满足 

 
活泼 
开心 
伟大 
友善 
亲爱 
顽皮 
过生日 
受喜爱 

助人为乐 
乐意 

令人愉快 
自豪 
美好 
可笑 

兴高采烈 
 

兴高采烈 
乐意 

最灿烂的阳光 
实干精神 
无比幸福 

他人因我而快乐 
做好梦 
特殊 
期待 

需要很多 
跳舞 
肆意 

不需要 
 

迟钝 
试过了 
吝啬 

独自一人 
羡慕 

心中不安 
不喜欢 

不需要帮助 
生病 
嫉妒 
沉默 
丑 

外面 
孤身 
不出现 
没欲望 
胸闷 
不友好 

顽如坚石 
内心流泪 

需要 
 
哑 

害怕 
需要有自己的观点 

想再玩一次 
需要帮助 
想变好 
哭泣 
犯傻 
不敢 

希望加入其中 
需要帮助 
重新开始 
感觉不舒服 
需要伙伴 

 
我没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我可能影响了孩子们选的词和“画像”的名称。开心的微笑

或皱眉头很可能已经给孩子们传递了清晰的信号。 
 
现在剩下模型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工作了。照理它是课堂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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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了些直径 3 厘米、背后附磁石的黄色纽扣。孩子们人手一块磁石，他们称之为“圆

点”。（下文我将简称其为“磁石”或“圆点”。）孩子们用防水笔在各自的圆点上写下名字，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装饰了他们的圆点。 
 
我引导孩子们思考，他们的感受与哪个人物的情感最相符。随后那天里他们一旦想出了

自己相符的画像，就把自己的圆点放在那个房间中。大多数的孩子很热心，当堂课上他们就

把自己的磁石放上模型了。白板前人头挤挤。有些孩子打算多等一会儿再决定放在哪儿，而

还有些孩子在短短的数小时里几次挪动磁石。教室里，氛围特别。当所有人的圆点放置完毕，

我问孩子们能否说明这样放置的原因。许多孩子举起手，看来很多孩子都想谈谈现在的状态。 
 
接下去的一周，白板前有许多的活动。当有孩子起身移动圆点时，另一个孩子即刻起身

干同样的事。这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常常是出自新鲜感的吸引。有时我怀疑把自己带

到了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教室里有点混乱。我原本的目标是让移动圆点的孩子告诉我，为

什么想要挪动它。现在看来，这样问几乎不可能了。当我注意到一个变化时，问了问孩子，

有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有可能出于一只死去的动物、某人课间很卑鄙、或者数学书上某部分

很无聊，也有可能因为放学后要和朋友玩耍、或与母亲逛街买衣服。总而言之：都是挺普通

的事。不想谈论原因的，总是那些从上面的房间往下移动圆点的孩子。当他们不想说的时候，

我当然尊重他们。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不愿说原因，但他们还是想移动圆点，仿佛公开了

自己的心情不佳，可以使他们心情舒畅些。 
 

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稳定了。因此对我而言更容易观

察模型中发生了什么。我同时感到，孩子们移动圆点的原因有些改变了。一个女孩把圆点移

至“不需要”，我问她是否能讲讲原因。她摇摇头，但说她愿意私底下告诉我。（我一直是当

着全班的面提问的）我们谈得很不错，她说她不像其他大些的女生那样，课间有好朋友可以

一起聊天，心里挺难受的。我很容易察觉了她的孤独感，而且这女孩看上去挺愿意把她的感

受向我倾诉的。我须要补充一下，这女孩不孤僻，她在班上有许多朋友，男孩女孩都有。 
 
我想分享的另一个阳光故事，是关于班上的一名男孩，他在校内外的生活中经历了一段

很艰难的时光。一次，他受邀给全班上堂有关钓鱼的课，而钓鱼是他最大的爱好。他非常高

兴，立刻开始讨论他要带到课堂上来的书籍和设备。随后当我们午餐时，他突然大叫：“Ulla
上帝，能给其他人讲讲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作业啊。我想我已经直接移

到了‘兴高采烈’了！” 
 

复活节休假之后，班上新来了名男生。他暑假从达拉纳市搬来斯特兰奈斯，原本在斯特

兰奈斯的另一所学校上二年级，但后来随家庭搬到了市里的另一片区域，就加入了我们班。

一个孩子告诉他如何使用我们的“脸”。待他明白了以后，他拿到了一块磁石，写上名字、。

然后他很果断地走近白板，搬了把椅子并爬上去（他很矮，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把他的

磁石放在了“不需要”。我问他，是否愿意告知原因，他说他想念在达拉纳的学校和朋友。

他在斯特兰奈斯一点也不开心。我告诉他，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上学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第二天早上，他爬上椅子并把磁石放置在“满足”里。我欣喜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他简单地

说，他已经明白他不可能再回到达拉纳，因为他父亲的工作在斯特兰奈斯。他说他觉得最好

还是不要难过了，因为这不能改变什么，而是去试着适应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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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开始有段时间了，我注意到孩子们不再使用该模型了。它就像一幅挂在墙上很

久的画，没人像在注意它。或多或少，这些磁石总在那些位置上。我于是决定把模型从白板

上取下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把磁石移到一边去。几天后一个男孩问我那些“脸”到哪里

去了。可惜我当时没记录下我的回答，而且也记不清楚了。我想我的回答或多或少符合我的

想法：不如休息下，看看是否有孩子想念这模型。我记得一些孩子对此有所微词，不过马上

停止了。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我走进教室：一个女孩已经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四屋变换模型，

面部表情和我们以前用的相似。她也把自己的磁石放在了一个房间中。对我来说，这是个很

明确的信号：缺少模型的时候，它的生命力犹存。我问孩子们是否希望我把模型继续放在白

板上，他们说希望我第二天就这么做。孩子们把磁石放入其中。依然有许多关于这模型的活

动，但这次我边观察边笑了：经过几天后，这样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秋季学期开始时，白板上的模型和磁石的位置与暑假前的一样。暑假里白板是要被擦洗

的，所以在把它拿下前我依样画下了这些磁石的摆放位置。看着孩子们仔细地阅读每个房间

的关键词、审查磁石是否摆放正确了，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接下去的故事有点像童话，但却

是真的：我观察到，所有的磁石都在模型的上半部，我问孩子们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一

个女孩立即回答：可是 Ulla, 你没发现吗，这不奇怪。新学年又开始啦！ 
 
一段时间后，我想我看到了孩子使用模型时的变化。他们更经常不说明把磁石放在“不

需要”和“需要”（下半部）的原因。一个男孩说是家庭原因，他母亲很可能希望他留在家

中。我问他是否有人可以倾诉，他让我相信他有。两天后，他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事情解决

了，并把其磁石放在了“满足”中。 
 
有时，两个孩子会在课间进来，一脸严肃，把磁石移到下半部。他们告诉我下课时他们

打了架。下一刻，他们又告诉我，已经和好了。 
 
2002 年 3 月中旬，我开始与孩子们交流他们在教室中使用四屋变换的经历。当我同时

与四五个孩子在另一房间交谈时，助教照看着整个班级。为了不在谈话中做笔记，我用了录

音机。我们围坐一桌，麦克风在中间，面谈更像是个轻松的聊天。孩子们看上去充满期待，

热情地描述了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和他们交谈很有趣。他们说的许多话富有智慧，我感觉我

们本可以一直坐着聊下去。 
 
我给孩子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教室中使用四屋变换模型的感受。所有孩子都说很

好。我下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是，为什么觉得这么好。这个问题的回答揭示了该模型有用的两

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所有学生都提到了，这个模型好在让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心情。第二个

使用的领域是让他们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心情。这里有几个第一领域的例子：一个女孩这样描

述：“如果我看到 K 同学身处‘不需要’或‘需要’中，我就知道他心情不好，理解了为什

么他课间不那么友好。想到这些，我就不会为他的不友好感到沮丧。”某 O 男孩很认真地告

诉我一天他看到 L 同学把磁石移到了“需要”。O 同学问他为什么，他说胃疼，想打电话给

母亲。那天来了个代课老师，觉得向她寻求帮助很难。O 同学于是告诉老师，L 同学需要打

电话给家里，因为他希望母亲来接他。他的希望实现了。O 同学说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高兴。

一个女孩很有道理地说，如果你看见某人在“需要”或“不需要”，你就会更谨慎、不会对

那人开玩笑。现在是第二个领域的几个例子，即给自己一个对他人展示心情的机会：“如果

我感到胃不舒服，随后老师问我是否想谈谈这事。”K 同学说道，他是个教室里的捣蛋鬼。

一个常在课间被 K 同学作弄的女生说：“如果我和 K 在课间打架了，我们就要在课堂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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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事。”另一女孩大笑说：“能讨论下心情，很好啊！”还有一个男孩说这模型使人明白自

己的感受。我当时可能看上去有些困惑了，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你也许不能一

直思考自己的感受，所以你不理解自己难过或开心地到处游走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思考自己的感受，这就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受一样，感受从某种角度来说

与原因分开了、与使你有这种感受的原因分开了。然后你就不理解为什么感到难过或开心。

正如那男孩说的。 
 
我对孩子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把“脸”拿下来、不再使用四屋变换模型了，他

们觉得会怎么样。除了男女孩各一名外，其他人都觉得把模型保留下来是重要的。这两个不

认为其重要的学生，说是否取下来与他们无关。一个男孩静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若有所

思地说：“早上来到教室，看到‘脸’不在了会感到陌生和空虚。总有同学把磁石移来移去

的，我常会看看他人的圆点放在哪儿。”一个面带忧愁的女孩，在解释希望在教室保留该模

型时说：“能把自己的心情展现出来，比憋在心里强多了。” 
 
我问孩子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时，如果他们面前不再摆放着这个带“脸”的模型，他们是

否清楚自己磁石的放置位置。所有孩子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结果 
 

首先重复一下我在论文伊始提出的问题： 
 

·为了建立该模型，是否可能在孩子们身上使用成年人已用的相同方法？ 
·孩子们会有热情、积极参与其中吗？ 
·这种工作方式能否提高孩子们对自身和他人情感的认知，以此提高他们的感情移入能力？ 

 
很清楚，将四屋变换的方法转移到孩子们身上，与他们共同建立这个模型，效果很好。

我很明确地看到了孩子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尤其是从 O 同学的话中，我感受到了其情感

意识。在谈话中孩子们提到，了解同学们的心情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并善待心情不好

的同学，这些很重要。尽管我没有在实验前检验孩子们的情感移入能力，但我仍能得出结论，

使用四屋变换模型强化了这种能力。 
 
 

讨论 
 

在课堂中使用四屋变换很有意思，也很刺激。毫无疑问，它对孩子和我有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每种促使孩子们积极参与到理解自己情感的工作方法都是好的。在《情商》（1995）

中，Daniel Goleman 引用了 Nueva 学习中心主任 Karen McCown 的话。该中心是旧金山的一

所研究“自我认知”学科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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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会脱离孩子的情感而发生。在情感上合格，与数学和阅读的学习过程同等重

要。”（第 325 页） 
 
在我看来，四屋变换比我所见所闻的其他方法优越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孩子们自己建

立了该模型。这成了他们的产品，他们理解字词的真正意思，对该模型怀有自然的归属感。

第二，该模型能得到即刻的反馈。它是融入了课堂日常活动的工作方法，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持续性，其它许多方法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你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在周四的某个时间，

我们将用 45 分钟研究情感。” 
 
 

其它效果和观察 
 

除了我在“结果”一栏回答的问题，四屋变换模型对孩子和我还有其它的积极效果。第

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孩子们的工作能力比我记忆中的以往任何班级都要强。我自 1969
年毕业当教师开始，至今已经带了不少班级，而这个班级的学生几乎总是坦率、好学、有热

情，在我印象中比我以前的学生学得更轻松，我感觉他们学得几乎毫不费劲。对于学校里什

么是重要的，我自己的观点已有部分改变，这肯定在这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事实依旧是，课

堂中对特殊教育的需求是很小的。例如，除了一个孩子外，班上的其他同学都能很好地阅读。

基本上所有的人在学习中态度积极、心情愉悦。在 Goleman 的书（1995）中写了美国已为

数不少的社会情感能力项目，这些肯定了我的经验。他提到了对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和未参

与学生的客观评估。孩子们的行为是由独立观察者评估的。 
 
“总结一下所有的评估，根据观察到的孩子们的情感、社交能力，教室内外的表现和综

合的学习能力，结果是能得到肯定的。”（第 350 页）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情感能力课能提高孩子们在常规学科上的表现。这已不是第一

次被发现了，你能从一次又一次的此类研究中获悉。”（第 352 页） 
 
当然这让我更确信，在学校里留出空间和时间给情感的重要性。等到秋季我带新班级的

学生时，我会用与第一次同样的工作方法，与一群新的孩子们建立新的四屋变换模型。这让

我感到激动！ 
 
如果要能够在孩子身上使用，你必须要有与这模型明确的联系，理解它基于的理论基础。

否则，这可能很容易就成了“蜉蝣”，有短命的趋势。（有课程可以使你在六天内成为该模型

的认证使用者。） 
 
我观察到，与以往不同，我没有遭受被班级疏远的不安感，尽管这是我教过的“最好”

的班级。我想，一种解释是，通常人觉得要远离你感到“不完整”的东西比你认为是“完整”

的东西要更难。我感到，孩子们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我也因特殊教育学课程，对我

自己的角色——教师，有了更专业的态度。 
 
这种工作方法使我从孩子们身上发现了更多的资质，因为我没有仅仅只关注着学校里的

传统学科。我信任我的学生，我觉得我委派学生去做的事比以往都多。这提升了孩子们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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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帮助他们成长。 
 
 

面谈 
 
    我与孩子们的面谈很好玩也很有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调查问卷或其他书面的评价

表，我觉得面谈是最佳的方法。首先，我准备了多人面谈和一对一面谈。一对一面谈主要是

针对那些使用模型时反映出不同行为的孩子。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还是全部采取多人面谈

的形式，觉得这是个好决定。面谈中，孩子们之间有互动，相互之间带来新观点、分享想法。

也许有可能他们相互之间影响了各自的答案，但我的印象是，孩子们反映出了真实的想法，

并没有妥协。我明确地注意到，孩子们喜欢这面谈。他们很严肃，同时在对着麦克风讲话时

很开心。而且他们非常渴望听到结果。我思索了以后，觉得这种评价方式应该成为所有学校

工作中自然的一部分。这让孩子们感到自己是工作流程中的一份子，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有价

值的信息，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不会得到。 
 
 

日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那么持续地记日记。然而现在该实验结束后，我发觉自己本应做

得更仔细、更准确的。有时我对自己说“哦，这个我不会忘记的。”但我恰恰却忘了。当我

阅读自己的笔记时，我就能想起我记下一个孩子说的话时教室里的气氛。能够做到这样，感

觉很特别。同时能清楚地看到事情发生的时间，这很有价值，因为这也被证实很难记住。 
 
 

与特殊教育学家 L 的谈话 
 
我在哥德堡有个好朋友，是名特殊教育学家，每周有两堂课教授一个非常困难、要求苛

刻的三年级班级。春季学期里，她打算在教室里尝试使用四屋变换模型。她工作的学校在哥

德堡郊区，那儿的问题比我工作的地方棘手的多。L 从 2001 年秋季开始教这个班级。 
 
因为使用的时间尚很短，很难评估该模型在哥德堡课堂里的效果。但很清楚，L 正努力

地应对一个与我班特点不同的问题。孩子们不习惯口头交流，他们“用肢体”。他们的语言

很贫乏、很粗糙。他们没什么耐性，一旦感到疲倦就变得挑衅。 
 
L 和我每周日下午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交流思想和经历。这很有收获。L 描述她使用四

屋变换模型的工作为“两个进步和一个倒退”。 
 
正如我在“讨论”部分开始时提到的，我觉得持续性和即时反馈很重要，这样才能使模

型最好地得以运用。这在哥德堡的那个例子中时几乎不可能的。须要在教室里的时间要远比

L 的长。而且，要在来到一个群体之后，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不良行为模式很难。我想，如

果 L 有可能在一年级时就带这个班的话，情况可能会好很多。Goleman（1995）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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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学校的责任加重了，如果家庭没能教好孩子如何与其他人相处，我们就必

须采取措施。也许没有其他什么领域，老师的能力有如此重要，因为老师自己就是榜样，是

有否情感能力的鲜活例子。每次老师对学生所作所为的反应，同时也是让 20 或 30 个孩子们

学习的机会。 

 

因此，我的想法当然是，你越早进入孩子群体，就越有有利的条件给孩子们树立积极向

上的榜样。 
 
 

与理论创始人的谈话 
 

作家们往往会在书中感谢人，感谢他们“使此书得以出版”。尽管我没有写书，但我仍

然希望说说我与 Claes Janssen 交谈的重要性。他能解释事件的过程和在孩子群的发展情况。

这些教了我很多，加深了我对教室里常发生的种种不同过程的理解。我们有过数不胜数的交

谈和讨论，给了我启示。我们很多次比较了对成年人的研究和四屋变换模型，而我们也确定

了要在孩子身上运用该模型，至少要用部分不同的方式。如果孩子们心情不好，他们能毫不

犹豫地把自己置身“不需要”（等同于“拒绝”），而成年人不会选那个房间。成年人不想表

现出来他们的心情，也许他们也瞒着他们自己。这点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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